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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中词语的超常搭配
———以《呐喊》为例

陈　静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８）

摘　要：词语的超常搭配是鲁迅语言创新的手法之一。鲁迅小说中词语超常搭配主要有词形改换、词类变用、词

彩转变、辞格运用等几种形式，其语义特征表现为局部悖反而整体和谐，其语用价值则在于丰富作品的语言艺术

形式、增强修辞效果和提高作者语言的个性标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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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作为我国现代小说之父，其文学地位的树

立不仅在于其作品内容“表现的深切”［１］，而且在于

作品“格式的特别”［１］。正如孙福熙所言：“他用字

造句都尽力创造。”［２］鲁迅小说的语言在很大程度

上具有语言实验的性质，他在小说写作中采用了许

多语言变异的手段，词语的超常搭配便是其语言创

新的手法之一。词语的超常搭配指的是言语交际

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符

合语法规则，但又超出了词语之间的语义内容和逻

辑范畴的常规”［３］。超常搭配有着独特的语用功

能，冯广艺认为：“变异美是超常搭配的灵魂。正因

为超常搭配具有这种特征，超常搭配才能在表达上

体现出很大的修辞功用。”［４］

本文以鲁迅代表性小说集《呐喊》为例，探析鲁

迅小说中词语超常搭配的语用功能和语用价值。

一、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形式

（一）词形改换

词形改换主要包括词素改换和词语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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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素改换是指通过改变词语中某一搭配项

来实现一种陌生化表达。例如，“要做这一篇速
獉

朽
獉
的文章”和“酒店里的人也九分

獉獉
得意的笑”中，

将正常搭配项“不朽”与“十分”中的某一词素替

换为其反义或近义的词素，使其变为“速朽的文

章”和“九分得意”这样的超常搭配，从而产生一

种荒诞的效果。

词语拆分指的是将一些固定的短语词进行拆

分。例如：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
獉
己很以为功

獉獉獉
，便拿了

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故乡》）

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
獉獉

的有些起敬
獉獉

了。

（《阿Ｑ正传》）

这两例中，作者将短语词“自以为功”和成语“肃

然起敬”拆解为两部分，变文言为白话，产生一种

诙谐的表达效果，并且分别用副词“很”和“有些”

来修饰谓语，写出了杨二嫂自以为是并趁机夹带

别人家东西的丑陋行径，以及几个未庄人因阿 Ｑ

说自己是赵太爷本家而转变对他的态度，颇具讽

刺意味。

（二）词类变用

１．形容词用作动词。

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

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
獉
绅士早在我

的空处胖
獉
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

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社戏》）

上例中第一个“胖”为常规搭配，形容词作定语，第

二个“胖”则用作动词，与“开”构成述补结构，被挤

得缩小了的胖绅士此刻因为我的挪走而恢复了原

来的身形，“弹性”地胖了回来，右半身占据了原来

我站的位置。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形象地勾勒出胖

绅士憨态可掬的模样，诙谐幽默，同时形象地描绘

出四周拥挤不堪的场景。

２．副词用作形容词。

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
獉獉

的光头老头子；

阿Ｑ也照例
獉獉

的下了跪。（《阿Ｑ正传》）

经过统计，在《呐喊》中“照例”一词共出现１４处，其

中１３处为方式副词，表示按照惯例。而在此句中，

后一个“照例”为常规副词用法，前一个“照例”则突

破了语言惯例，用作定语修饰光头老头子。此句极

言阿Ｑ经历此种场面之多，也反映出阿Ｑ一种厌

烦的情绪，他“照例”下跪表现出无可奈何又似乎是

天经地义般的顺从。

３．形容词用作名词。

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

呼吸通过了静
獉
和大
獉
和空虚
獉獉

，自己听得明白。（《明

天》）

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

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
獉獉

。

（《阿Ｑ正传》）

这两例中，第一例是写《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在孩子

宝儿病逝时内心的煎熬，作者用连词“和”连接三个

形容词，将其用作名词性宾语。这呼吸在房间里游

走，穿透了思念的空间，把孩子突然不在了的母亲

所感受到的夜的寂静凄苦、房间的空空荡荡和心灵

所承受的巨大的虚无之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那种孤独与无助令人叹惜。第二例中“一件”与“神

异”搭配，“神异”本为形容词，但在此句中用作名

词，指一件神奇的事。

（三）词彩转变

词语色彩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感情色彩的转

变上。

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

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
獉獉獉獉獉獉獉

。（《狂人日

记》）

“呜呜咽咽”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伤心悲泣的声

音，具有悲伤的感情色彩，在这里却用来形容吃人

者一边哭一边暗地里偷笑的情形，加上前面“欢天

喜地”奠定的感情基调，“呜呜咽咽”的感情色彩也

由悲转喜，写出了吃人者佯装为被吃者哭泣的

虚伪。

（四）辞格运用

鲁迅小说中的词语超常搭配常常与修辞格的

运用密切相关，这是为了达到语言超常运用中的动

态语义平衡。鲁迅小说超常搭配中运用最多的辞

格是拟人和通感。

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

快活的空气
獉獉獉獉獉

。（《孔乙己》）

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容
獉獉獉獉獉

的癞头疮
獉獉獉獉

，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阿Ｑ正传》）

这两例中，前者用拟人的方式赋予没有生命的空气

以人的情感，渲染出众人嘲笑孔乙己窃书被打时店

里洋溢着的欢乐气氛；后者“癞头疮”被冠以形容人

的“高尚”“光容”，仿佛是主人公给自己贴上的标签

一样，写出了阿Ｑ精神胜利法的可笑。

运用通感的超常搭配如：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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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
獉獉獉

呼吸
獉獉

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明

天》）

此例中，“苦苦的呼吸”将声觉与味觉的感官打通，

让读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聆听单四嫂子呼吸的气

息声，体会她思念死去儿子的痛苦心情，产生一种

通感的效应。

而这（铁）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

在他身上映出铁
獉
的月亮的影。（《白光》）

此句中铁镜冰冷坚硬的触觉感受传递到月亮的视

觉感受上，使月亮成为铁的月亮，颠覆了“柔美的月

亮”这一惯常搭配。

夸张也是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中常出现的

辞格。

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
獉
出了八岁

的侄儿宏儿。（《故乡》）

阿Ｑ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
獉
过去，给

了他一个嘴巴。（《阿Ｑ正传》）

上述两例中的“飞”和“跳”都不是人物真实的动作，

而是用夸张的手法传递出人物当时激动的心情和

飞快的动作，孩子轻盈的身姿跃然纸上，赵太爷对

阿 Ｑ自称为其本家的愤怒之情也被刻画得生动

传神。

除了拟人之外，拟物的超常搭配也被屡屡

使用。

亏伊装
獉
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故乡》）

小脚是长在伊（杨二嫂）身上的，作者却用了一个用

于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动词“装”与之搭配，体现出了

作者对伊行为鄙夷的情感态度。

二、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变异模

式与语义特征

（一）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变异模式

词语超常搭配的变异模式有两类，“一类是搭

配项的语义转移而形成的变异，另一类是不改变搭

配项的语义，但组合起来的整体语义很特别，从而

形成变异”［５］。鲁迅小说中这两种类型的超常搭配

经常出现：或是前项语义转移，后项不变，如“铁的

月亮”，前项“铁”的语义由材质转指坚硬、冰冷；或

是后项语义转移，前项不变，如“快活的空气”，后项

“空气”的语义发生了转移，转指“气氛”；或是前后

项语义都未发生改变，但两者搭配产生了整体语义

的变异，如“呜呜咽咽的笑声”，在小说的语境中其

实是指吃人者暗自发出“欢乐的哭声”。

（二）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语义特征

综观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模式可以看出，

其语义特征表现为局部悖反而整体和谐。这是由

于不仅超常搭配的前项与后项的语义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而且上下文也给超常搭配的语义理

解提供了语境。虽然与正常搭配相比，这些组合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语义悖反，但通过搭配项之间以及

搭配项与语境之间的相互协调，最终达到一种整体

上的和谐。例如：

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

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天门两块！”他

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

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

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
獉獉獉獉獉獉

，似乎也

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

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

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

寻根柢呢？（《阿Ｑ正传》）

此例中“很”“似乎”与“有些痛”搭配形成一种语义

矛盾，究竟是非常痛还是好像有一点痛呢？但结合

上文语境，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混乱不堪的场面，原

本阿 Ｑ在赌摊上赌兴正浓，十分难得的“赢而又

赢”，谁料忽然有人打架使这一切化为乌有。鲁迅

在这段文字里用了许多模糊语言渲染阿 Ｑ的茫

然，诸如“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昏头昏脑”

“……不见了”“似乎”“似乎……似的”，等等。阿Ｑ

还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弄

得不知所措。“很似乎有些痛”表现出阿 Ｑ的懵，

一直到“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才缓过神来，才发

现他赢的钱确实没有了。联系上下文语境，这一超

常搭配的语义矛盾便可以被顺利化解，达到语段、

语义整体的和谐。

三、鲁迅小说词语超常搭配的语用价值

（一）丰富作品的语言艺术形式

超常搭配作为一种语言变异手段，其语用价值

首先在于它丰富了作品的语言艺术形式。文似看

山不喜平，文学作品语言的运用讲究多样性。正常

搭配组合的优点是中规中矩、合乎逻辑、语义显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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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平稳有余而变化不足。超常搭配正好弥补

了这一不足，创造出充满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形式，

大大丰富了文学语言的样式，例如：

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使阿Ｑ肚子饿：

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
獉獉獉

”的事情。（《阿 Ｑ正

传》）

试想如果把与“事情”搭配的定语“妈妈的”换成常

规搭配：讨厌的事情、可恨的事情，势必会降低因没

有做工而饿肚子这件事情的棘手程度。鲁迅在这

里运用绍兴方言中常用的詈词“妈妈的”，生动而传

神地描绘出阿 Ｑ内心的焦急与无奈，非常符合人

物的身份特征，堪称经典搭配。

（二）增强修辞效果

词语超常搭配的语用价值还在于增强修辞效

果，满足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需要。诚如陈望道所

言：“修辞原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

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传情达意能够实现的一种

努力。”［６］例如：

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

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

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

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故乡》）

“永别”一般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生离死别，而在此例

中用于与老屋永别，赋予老屋以人的情感，表达出

主人公对老屋的深厚眷恋。同时，“永别了熟识的

老屋”与后面的“远离了熟识的故乡”也构成了结构

上的反复和语义上的增强，人与物的依依惜别之情

跃然纸上。

（三）提高作者语言的个性标识度

鲁迅小说中词语超常搭配的运用也提高了作

者语言的个性标识度。鲁迅的小说素以冷峻著称，

个性鲜明，独树一帜，词语超常搭配无疑是造就这

一语言个性的重要手段，例如：

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

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白

光》）

此例中，主人公陈士成此刻已有些恍惚，他感觉在

这间房里下巴骨似乎也在嘲笑他，灯火映照下，他

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恐惧。小说在此制造出一种荒

诞与恐怖的气氛，表现出人物的可悲与可怜。

再如，《阿Ｑ正传》中，阿 Ｑ调戏小尼姑，听到

小尼姑哭着骂他断子绝孙时，阿Ｑ不但不生气，而

且“‘哈哈哈！’阿 Ｑ十分得意的笑”，同时，“‘哈哈

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鲁迅创造性地

由“十分”仿造出“九分”，避免了重复用词，表达出

看客们与阿 Ｑ一样轻视弱小者，揭露与批判了愚

弱国民的劣根性，启发读者思考。

四、结语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语言形式常常不同程度

地偏离语言规则，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更有

效地进行言语交际，增强表达效果。在这一点上，

文学语言更具代表性。鲁迅小说语言总体上具有

一种反常规的变异性特征，这种变异包括词语的非

常规搭配、词语的改换与活用、运用模糊语言制造

语义矛盾等。这些陌生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引领着

读者进入更高一级的审美体验，并去体会字里行间

词汇叠加产生的深层语义，使读者如临其境，产生

一种新奇独特的审美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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